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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楼台阶上陪老师聊天

! ! ! !在同济大学，陈从周是学问一肚皮的
“名士派”，关于他的故事有很多。上世纪
!"年代初，有传从周先生在学校西南一楼
前看到一群大学生在草坪上踢足球，深为
美丽校园被破坏而心痛，上前大声劝阻，
见学生不听，慨而跑到草坪中央，大声呵
斥。而那群不知所措的“捣蛋鬼”中，就有
蔡达峰。
本科毕业，看到系里公布的陈老夫子

的招生要求，蔡达峰多少有些暗喜，一要考
古代汉语，二要用文言文写文章，“一般工
科学校哪有教古汉语的。我自己估量，像我
这样爱看杂书的建筑系本科生，大概还不
是很多。”就这样，带着几分初生牛犊的劲
儿，蔡达峰走进了考场。当年的题目是用文
言文现场写篇《中秋之夜》，“所幸成绩还算
不错。”蔡达峰回忆说，“文章其实只能算半
文半白。我之前只是浅薄地读过一点《古文
观止》，背过点古诗，基础肯定是不扎实
的。”随后的面试，更有意思。从周先生不问
专业，一问学生是哪里人，再问学生家乡历
史上曾有哪些学者，这些学者有些什么著
作，有些什么成就。显然，如果回答不出来，
就难入“陈门”了。“后来回想起先生的要
求，确实有道理。连自己家乡的历史文化都
不清楚，对民族文化难说会有多大兴趣。”
登了师门，蔡达峰又谨遵师命，去复旦选修
了古代汉语课。那可是正儿八经，两所高校
同时记载在案的跨校修学，不但有旁听证，
还计学分，“那张旁听证现在还在家里呢。”
蔡达峰笑言。他说自己那代学生真是幸运
的，一路名师护航，跑到复旦听的是柳曾符
先生的课，柳先生是国学大师柳诒徵长孙，
当时虽然只是副教授，上课水平极高，“每
次都听得津津有味，获益匪浅”。

#$!%年蔡达峰硕士毕业后，如恩师所
愿，到上海市文管会任职。那些年，研究生
都属凤毛麟角，博士学位更是稀罕的事。当
学校通知陈从周先生可以带博士生时，老
夫子对这套来源于西方的教育体系显然完
全云里雾里。接到这个消息，老师还担心张
了榜，没有人去揭呢。学生说“我想来考”，
老师答“你来考哦”，师徒俩倒是很有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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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主持上海豫园东部的复原设计是
陈从周先生年鉴里重要的一笔。#$!&

年 &月，国务院公布第二批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上海被列为保护名单
的有宋庆龄墓和豫园。'$!(年是豫园
建园四百周年，重建豫园东部被摆上
议事日程。'$!)年夏，上海文管会、豫
园管理处正式邀请陈从周出山主持这
项重点工程，作为老师的助手，师徒二
人走进了这座老园林。

豫园原本是明刑部尚书潘恩之子
潘允端为父母养老所造的私家庭院。
经过数易其主、战火洗礼、朝代更替
后，这所“东南名园冠”昔日“陆具岭涧
洞壑之胜，水极岛滩梁渡之趣”损坏严
重，东部尤成惨境。

蔡达峰回忆，当时要修葺的地方
太多了，门楼、环龙桥、寰中大块照壁
墙、浣云假山等等，所能参照的就是

有限的历史文本。陈从周先生后来曾
自评“豫园东部是有所寓新的续笔”，
开始阶段，老师在现场边看边说，哪
里要造池，哪里要接木，学生则负责
把老师的想法和意图落实到建筑图纸
上；等到实际操作修葺的时候，老师再
根据现场情况作出调整，学生负责监
督落实。
人生常如幻境。'$!)年陈夫人蒋

定去世了，翌年，爱子陈丰也意外丧
生。蔡达峰清楚地记得，就在豫园工
地上，老师叹道：“以后我只能‘书妻
笔子’，这豫园就是我的家。”那段日
子，每周少则一次，多则两三次，两年
间，从周先生经常下午来了，交代完
了，第二天上午想起什么，又来了。生
怕不能达成老师的意图，蔡达峰更是
夙兴夜寐吃住工地。这两年，恰好也
是蔡达峰读博士的两年，就在这个承

载了从周先生学术造诣，寄托了个人
感情的古典名园里，蔡达峰跟着老师
琢磨、感触、复建着一个半真半幻的
艺术世界。

陈从周先生曾在自己的《随宜
集》中写下：“上海豫园古戏台建成，
人们誉之为‘江南园林第一台’。作为
设计者，真可谓感愧交并。‘闲中歌
管，老来泉石’，原是我近年来思念丧
妻亡儿，无可奈何寄托感情之处，我
‘以园为家，以曲托命’，如是而已。”
帮助老师造戏台，实现先生的意图，
蔡达峰自然是倾注全力，只求不辱使
命。在“陈规蔡随”下，从市郊移来的
古戏台，与看台巧妙衔接，重新翻整
后，修旧如旧而又精美至极。“老师日
日在园中，补石栽竹，既是排解亦是
痴迷。”'$!!年 $月间完工后的半个
多月里，俞振飞上台演过，梁谷音每
晚有戏，每晚城中文化贤达络绎不
绝。这样的盛况，蔡达峰感叹，一晃竟
已是三十年前的旧事。

! ! ! !出生于 '$'! 年的陈从周先生比
蔡达峰足足大了 *& 岁，几乎称得上
是爷爷带孙子的辈分。“开始，对老师
充满敬畏，话也不敢多说一句。”蔡达
峰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陈从周在同
济新村“邨字楼”的家可以说是“海上
客厅”，从早到晚，家里总是坐满了客
人。这个客厅也是陈从周最重要的传

道授业解惑的地方，学生们有问题抬
抬脚就可以去问。“那时候，大学里没
有什么‘科研项目’一说，老师就是自
己写书，跟着老师到现场，平时找机会
和老师聊天，都是学习。”随着记忆之
门的开启，蔡达峰再也掩饰不住自己
对恩师深埋多年的感情。“那时候，给
老师的信，只要写上海陈从周，就可以
收到。”可是，“走在路上，却完全是籍
籍无名一老叟的模样。”有一次，师徒
二人边走边聊得兴起，一屁股就在教
学楼台阶上坐了下来，一边抽烟，一边
谈笑风生，外系老教授经过，诧异莫名
地说“你们怎么坐在这里”，师徒二人
却觉得非常自然。很多年后，在蔡达峰
离开同济，甚至离开本专业多年后，又
回到同济北楼，站立在冬日的斜阳下，
当日情景如同电影画面清晰如昨，一
介男儿顿时眼热。

陪伴老师身前身后的十几年，每
年大年初一，蔡达峰基本都是清早到
从周先生家拜年的人，“早去早回，一
是因为住得近，另一个，去晚了，房间
里基本就连脚也插不进了，没有说话
的机会。”
相处日久，情意益深。&+""年，陈

从周先生病危，前一天傍晚，从周先生
的女儿陈胜吾打电话急召蔡达峰。赶
去，只见从周先生张着嘴困难地呼吸。
守候到很晚，陈胜吾遂劝蔡达峰回家。
没想到凌晨又接电话，蔡达峰再赶去，
老师已溘然长逝。

从周先生晚年将自己的书房取名
“梓室”，并自号“梓人”，意即木匠，以
此喻说中国古建筑和园林艺术是他一
生的事业，并以作为一名老师自傲，薪
传后人。作为从周先生手把手带出来
的“我国第一个古典园林和古建筑博
士”，蔡达峰摇摇头，人生的际遇有时
候完全无法预测，“如果老师在世，看
到今天的我，说不定会说什么。”

当年的专业固然是放下了，之前
从教经历留下的余温还在。做老师时，
每年的教案都要更新，上课前会把当
堂课的提纲打印好发给学生，“再忙也
绝不会欠学生一个课时”，如今常住北
京的蔡达峰依然尽己所能地兼任着复
旦大学和同济大学的教授，之前指导
的博士生也还在继续带，也算是尽力
在传承。
“从周老师，我很想念他。”蔡达

峰说。

蔡达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之前曾在同济

大学、复旦大学先后担任校领导等职。然而，
蔡达峰还有一个被众人念念不忘，在自己心里重
若千钧的身份：陈从周带教的第一位应届硕士生、第
一位应届博士生。
当年，在蔡达峰的研究生毕业评定表上，陈从周干脆

利落，写了八个字：“建议留校做接班人”。在博士生期间，
蔡达峰曾长达两年住在豫园工地，辅佐先生完成其心血之
作“豫园东部修复工程”。

今年是古建筑园林专家陈从周先生诞辰100周年，
同济方面早早向蔡达峰发出了出席相关纪念活动的郑
重邀请，亦收到了蔡达峰“只要时间允许，我一定
去”的回复。在北京民进中央办公室，笑答“谈
谈老师，我非常愿意”，蔡达峰接受了

本报的独家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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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园就是老师的家

有幸考取老师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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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师徒二人在豫园

! 陈从周!左"蔡达峰!中"在豫园


